
历下区城管局综合科的何姓
工作人员称：“制作广告字不可能
另行收费，我们承诺的是免费更换
门头广告，当然也包括广告牌上的
广告字了。”工作人员称，城管部门
统一为门头的商户提供亚克力发
光字。如果商户愿意使用这种发光
字，就为其免费安装。如果一些商
户觉得这种字没特色，也可以自己
安装别的字。不过因为广告字价格
从几百到上千价格不等，用户自己
安装广告字的费用并不在城管部
门的承诺之内。

据何姓工作人员称，承接和
平路广告牌安装工作的有三家
公司。“如果商户选择我们提供
的亚克力发光字，或者选择自己
之前的旧字，那么施工人员不应
收取任何费用。否则就是违反了
我们与安装公司之间的合同的。
不过目前这三家公司都否认有

这样的事情。”
是谁收了张女士的钱呢？

“给我安装广告字的那些人就是
安装广告牌的那些人，他们说是
加班给安装，然后就收了钱。”张

女士说，那些安装广告字的工人
从来没有告诉她免费提供的亚
克力发光字的事情。就此，历下
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将会继
续调查此事。

有户口，有弟弟妹妹，却一直在接受临时救助

““有有家家””的的流流浪浪汉汉，，哪哪里里是是你你归归宿宿

本报5月6日讯 (见习记者
王红星 ) 近日，和平路上

的商户张女士感到挺气愤：自
己商铺的广告牌匾因为整治
活动被拆掉，当时有关负责人
称免费安装。但现在负责安装
广告牌的工作人员称广告牌
免费安装，但上面的字要收
费。

“拆旧牌子的时候，负责人
挨家挨户通知的，说统一免费
换新的；现在安装广告牌的人
说安装字要收钱，每个字要50
块钱。我说我用自己旧广告牌
上的字，他们说也得收钱，最后
收了200块钱；而且他们把广告
字的颜色和广告牌的底色搞成
了一种颜色，我自己又花钱改
的。”

提起广告牌的事情，张女
士颇显激动，她说自己以前的
广告牌是花了上千元制作的，
因为可以免费安装新广告牌，
她才同意拆除；因为和平路修
路，近来店里生意就很不景气，
没想到承诺免费更换的广告
牌，又要收钱安装，这让她心里

很不舒坦。
6日，记者在和平路看到，

部分门头的广告牌因为城管部
门的统一整治被拆去，现在施
工人员已经为这些门头统一安
装了广告牌。不过这些广告牌
上大部分还没有安装广告字，
只有几家商铺的广告牌装上了
字。现场还有一些施工人员在
施工，他们有些表示免费安装
广告牌，大部分人都说不知道
安装广告字收不收费。

“我找朋友弄的，广告牌就
是脸，让工人们统一弄肯定也
弄不出什么特色。”一家美容店
负责人称。一家水果店负责人
刘女士也称，自己的店铺目前
还没有安装广告字，并没有施
工人员告诉她可以免费安装广
告字，她打算自己找认识的人
弄。

据了解，那些为数不多的
安装广告字的商户，要么是自
己找人安装的，要么就是像张
女士一样交钱由施工人员安装
的。并没有发现由施工人员免
费给商户安装的广告字。

说说好好免免费费换换牌牌匾匾 咋咋又又收收““文文字字””费费
城管：免费装广告牌包括上面的字，将调查收费一事

历下城管：为为商商户户免免费费提提供供亚亚克克力力发发光光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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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他有家，有户口，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如今，70岁的济南人付广利却一个人躺在肿瘤医院的临时救助病房中
无人探望，依靠临时医疗救助和大夫护士的道义援助来延缓生命。

记者了解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于5月正式实施，但社会对大多数特殊人员、临时无着人员救助却仍依靠生命的
“最后防线”兜底，仅救治付广利产生的每月近万元的医疗费，已让医院、救助站不堪重负。

尴尬境地

不救治担责任
救了没人付费

记者了解到，根据新颁布的《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我国已建立了一
系列医疗救助体系，个人可申请医
疗救助，地方政府对救助对象在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
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及其家庭难
以承担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自负
费用，还可给予补助。国家还建立了
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需要急救但
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急救费用的
急重危伤病患者，给予救助。

但采访中，记者获悉，一些可凭
借户籍、身份获得的医疗救助，却仍
在依靠社会临时救助提供医疗服
务。仅在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目前便
为近百位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提供
医药费用。此前媒体报道，在济南市
中心医院的急诊内科病房17号病床
上，2012年被派出所送来的三无人
员张书才已经在中心医院急诊的病
房躺了599天。

“其中一些人员并非找不到家
庭成员，而是家庭不愿承认，或当
地街道不愿收纳。”救助站工作人
员说，本来救助站是提供公民生存
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如今却成
了一些家庭和单位“甩包袱”的场
所。

“像付广利这样的病人，长期占
用病床，但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我
只能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接收新
病人。”李爱萍说，对于社会上的一
些有家属的临时救助对象，如果给
予积极救助，医院承担的医疗成本
将大大提高，但如果消极救助，不仅
承担着道德风险，而且一旦日后这
些病人忽然冒出来家属，找上门，便
会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我们只是希望在新《办法》实
施以后，那些临时救助人员日后可
以找到医疗保障的，尽快纳入保障，
这样也避免我们医护人员陷于治疗
尴尬中。”李爱萍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曹淑贤

在和平路西段南侧，施工人员正在给一家门头免费安装广告牌。
见习记者 王红星 摄

▲在省肿瘤医
院病床上，付广利
眼中含着泪水希望
回家。

医院躺了半年 每月花费不小
“他已经不算是流浪汉了，

但还是在临时救助人员的病房
里，没人探望，也没人询问过他
的医疗费。”6日下午，看着病房
中说话声音微弱的70岁老人付
广利，省肿瘤医院医务科主任
李爱萍无奈地摇摇头。

2013年10月份，付广利作
为流浪人员被山西省救助部门
送达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当时
他患了脑梗，有生命危险。我们
便把他送到了医院接受救治。”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按照救助规定，救助站
的流浪者在救助站突患疾病，
应送往医院救治。

不过，在救治期间，救助站
不仅发现了付广利有济南市户
口，而且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

妹妹。“按照救助理想状态，付
广利应该回到亲人身边，他有
户口还应该在当地领取低保，
但现在他还在接受临时救助。”
救助站工作人员说。

李爱萍也透露，在付广利
救治期间，曾有他的亲属前来
探望，但是一提到医药费，他的
亲属便再也没来探望过。“从去
年10月到现在，大小便失禁，生
活不能自理的付广利每月的医
药费接近一万元，这还不算他
平时的生活费、护理费、治疗
费、床位费，还有尿不湿、一次
性护理器械的费用。”李主任
说，虽然医药费目前由民政部
门结算，但是让付广利这样的
病人获得应有的治疗和护理，
医院仍然是亏本治疗。

离家已经27载 家人“难”相认
“你想回家吗？”
“我想回家，想回到妹妹家

里。”曾经一度病危、休克、小便
失禁、高烧不退的付广利，在病
床上听到记者的这声询问时，
忽然眼含泪水。他轻声说，前一
阵弟弟妹妹来看他了，但是没
提接他回家的事，只让他好好
休息，便走了。

对于自己的哥哥付广利，
三弟付广臣说，不是不念及兄
弟情分，而是不论自己，还是妹
妹，现在都没有经济能力扶养
这位多年失散的哥哥，只希望
社会能够供养。

付广臣回忆说，27年前，付
广利曾居住在济南市天桥区南
徐家庄社区。因为年轻时不务
正业，付广利和弟弟、妹妹都交
往不多，甚至他是何时离开，是
否生死，家人都再无知晓。“我
们也曾经找过都没有结果，直

到救助站找到我们才知道他还
活着。”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表示，付广利在济南市有户
口，根据救助相关规定，完全可
以在当地办理低保，甚至在5月
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
后，还可以在特困人员基础上，
再申请临时的救助。

不过，天桥区南徐社区居
委会的盖主任表示，自从1990
年她上任起便不知道有付广利
这个人，多年来他在当地属于
户口“空挂”，能否办理低保还
不得而知。

“这样的病人，家人不愿领
走，也不提及医药费的事情，如
果一直住下去，我们不知道还
能挺多久。”李主任对记者说。

而付广臣也希望能给哥哥
一个最后的归宿，“比如社会福
利院，他有希望住进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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